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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秦 腔 风 华 ，传 家 国 正 音
写在被田汉誉为“世界三大最古老剧社之一”的西安易俗社创建 110 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刘书云、孙正好

　　文武盛地正中，暮鼓晨钟之侧；忽闻鼓乐溅
起，知是秦音飞落。
　　沿着三千年古都西安坐标原点、闻名遐迩
的钟楼向北再向东，不出一里可入一半截古巷。
不管晨昏，无论冬夏，此地四季拨秦弦，终年奏
秦乐；一字一句皆是秦风秦韵，一招一式源自秦
地秦人；腔调中唱尽千秋事业，步履间踏遍万里
河山。
　　这片古色古香的方寸天地，便是被鲁迅赞
为“古调独弹”、被戏剧大师田汉称为世界三大
最古老剧社之一的著名秦腔科班——— 西安易
俗社。
　　《柜中缘》之曲折巧妙堪比“莎剧”，《三滴
血》长盛不衰可代指秦腔；陈妙华英俊不凡“让
秦腔走向全国”，刘箴俗更是以“西刘”称号与

“北梅（梅兰芳）、南欧（欧阳予倩）”并列于剧
坛……自 1912 年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余波中诞
生后，易俗社从“摇摇晃晃”的民国一路坎坷前
行，于军阀混战中脱险求生，在抗日烽火中高呼

“还我河山”，历百余年沧桑而弦歌不辍，名家频
出，至今仍是西北秦腔重镇。110年来，易俗社
始终以浓浓的家国情怀，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新时代更是将古老的秦腔艺术发扬光大。
　　“班行容济济，文质道彬彬。”易俗社创建
11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片枝繁叶茂的戏曲殿
堂，于吹拉弹唱间感受秦腔风华，在抑扬顿挫中
聆听家国正音。

百余载“古调独弹”

　　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常分为全本戏和折子
戏。全本戏波澜壮阔如大河奔流，时而暗流涌
动，时而风高浪急；折子戏短小精悍如孤峰奇
崛，乃一本之精髓，全戏之戏核。若把百余载易
俗社比作一出余韵悠长的全本戏，其中精彩华
章必有“鲁迅赏戏”一折。
　　“晚晴。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
安。”据鲁迅日记，1924 年 7 月，时任国民政府
教育部官员的鲁迅，被邀至西北大学讲学。在
游览了华清池、碑林等名胜后，“十六日晴。午
后同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
观剧，演《双锦衣》前本。”
　　“小故事蕴含大历史，儿女情长浸透家国情
怀。”作为当时易俗社的看家好戏，《双锦衣》由鲁
迅绍兴老乡、时任易俗社社长的吕南仲，以宋人
抗金为背景创作而成，故事融国恨家仇于一体，
生、旦、净、丑等角色齐全，是具有浓郁易俗社风
格的家国大戏，1920年9月初演时“座客拥挤，
屡至闭门不纳”。
　　或许是被舞台上激荡的“国安亦家安”的爱
国情操所感染，意犹未尽的鲁迅第二天又乘兴而
至，看完了《双锦衣》后本。此后，作为新文化主
将的鲁迅，又分三次到易俗社赏戏。临行之际，
他题下“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予易俗社，
称赞其“改良旧戏曲，推陈出新，征歌选舞，写世
态，彰前贤，供娱乐以陶情，假移风以易俗”。
　　时至今日，作为文坛巨匠鲁迅与古老秦腔
互动的珍贵纪念，“古调独弹”匾额久经风雨而
不改其色，完好悬挂于易俗社剧场前厅。研究
易俗社历史文化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李有军
认为，“‘古调独弹’成为易俗社鲜明的精神符号
象征，成为易俗人直面诸个生死存亡关头始终
坚守的精神支柱。”
　　“大江涌，龟蛇醒，武昌起烽烟，举国揭竿。”
1912 年，受辛亥革命感召，同在陕西省修史局
任职、均是同盟会会员的陕西蒲城人李桐轩、临
潼人孙仁玉，在观看秦腔折子戏《三娘教子》后
认识到，若要唤醒民众，唯有“普及教育”，但“学
堂止及于青年”，“报章止及于识字者”，唯戏剧

“声满天下，遍达于妇孺之耳鼓眼帘”。二人遂
联合百余名梨园早期“觉醒者”，于当年 8 月成
立易俗伶学社，后将宗旨定为“编演各种戏曲，
辅助社会教育”。
　　《夺锦楼》倡导婚姻自由，《软玉屏》呼吁解
放奴婢，《镇台念书》告诫武人亦要读书……以
范紫东、高培支为代表的易俗社早期创作团队，
或直面抨击，或委婉劝解，先后创作、改编了
500多本秦腔剧目，于嬉笑怒骂间移风易俗，启
迪民智：历史剧揭露封建道学之虚伪、统治之黑
暗；社会剧与家庭剧多以破除迷信，反对纳妾、
吸食鸦片等陋习为主题；科学剧则鼓励实业发
展，科普地理天文，弘扬爱国精神。
　　“击筑弹筝半出秦，翻成白雪与阳春。戏剧
休云为小道，移风易俗遍寰中。”易俗社兴起后，
刘冠三办山东易俗社，张季直办南通更俗社，河
北也成立了仿易俗社团体。在秦腔老家陕甘一
带，西安三意社、西安榛苓社、兰州化俗社、平凉
平乐社等多个班社开锣授戏。彼时，剧坛暮气
沉沉、弊病丛生，“地处偏远、立意提倡社会教

育”的易俗社被黄炎培以“真善美”赞之，梁启超
也赞其“化民成俗”。
　　“不同于江湖色彩浓厚的传统戏班，易俗社

‘古调独弹’之‘独’，首先是它的创作班底均是
具有改良思想的知名文人，以新的思想甄别旧
戏，推陈出新，旨在促进社会进步；易俗社还免
费向社会招生，以专业课、文化课并重的‘学府’
形式培养人才；此外，易俗社有编辑，有教练，有
选举，有弹劾，开设评议部、排练部等，以现代管
理制度和人道精神替代了封建梨园班主模式。”
易俗社社长惠敏莉总结说。
　　易俗社之独具一格，也让诸多贫寒子弟实
现了命运逆转。以早期名角刘箴俗为例，这位
陕西娃9岁丧母后，跟着家人卖羊血讨生活，常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被易俗社免费招收后，刘
箴俗学而不倦，后凭《蝴蝶杯》《玉虎坠》等剧技
冠三秦。1921年至1922年，易俗社南下汉口，

“红牙铁板，高唱江东”，刘箴俗蜚声武汉三镇，
赢得“西刘”美称，与“北梅（梅兰芳）”“南欧（欧
阳予倩）”齐名，被观众赞“侧闻汉上声如海，始
信人间俗可箴。”
　　1934年，上海百代公司邀请易俗社灌制最
早的秦腔唱片；1958 年，易俗社制作彩色影片

《火焰驹》，秦腔首次登上大银幕；2010年，首演
于 1915 年的《柜中缘》，跨越山海演到了美
国……创建110年来，易俗社原创、改编剧目超
过千册，《双锦衣》《翰墨缘》等百年老戏仍常排常
演，经久不衰，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三滴血》。
　　《三滴血》由编剧范紫东根据纪昀《阅微草
堂笔记》所载改编而成，采用传统戏曲“三审三
问”经典叙事方式，以易俗社最擅长的“双生双
旦”群戏风格，讲述昏官晋信书用昏招“滴血验
亲”断案，引发诸多啼笑皆非之糊涂事，讽刺封
建迷信之荒唐可笑。该剧 1919 年首演后成为
秦腔代名词，唱段“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
有家园”成为三秦大地精神文化符号。
　　“百余年间，《三滴血》已传承八代演员，被
晋剧、豫剧等剧种广为移植。”惠敏莉说。今年
6 月，历经三年制作后，《三滴血》3D 电影版亮
相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这是拥有上千年历
史的秦腔首次“触电”3D技术。镜头升降横移，
光影律动流转，观众借助 3D 眼镜，浸入传唱百
年的“杏花村”中，演员唱、念、做、打更见筋骨，
手、眼、声、步更具血肉。“古调独弹”插上科技翅
膀，宽音大嗓、热耳酸心的秦腔愈加深沉浑厚，
粗犷激越。

与时代共振 唱家国正音

　　镜框式舞台、格子窗、雕花门、歇山顶……
天光云影之下，位于西安市西一路、坐南朝北的
明清风格建筑易俗社剧场愈显古朴沧桑。
1917 年，这里正式成为易俗社固定排演场所。
一个多世纪以来，此间方寸大小的舞台上，板胡
高亢迄今未停，梆子铿锵也未间断。但鲜为人
知的是，这座能容纳千余人的砖木剧场，还曾是

“西安事变”的秘密指挥所之一，更记录着烽火
连天中的爱国往事。
　　1936年12月，中华大地日寇压境，山雨欲
来。李有军在其著作《西安易俗社与秦腔的现
代转型（1912 — 1949）》记载，当年 12 月 9 日，
杨虎城邀请南京蒋系官员在易俗社剧场观看秦
腔演出，“他甚至将西安事变的指挥场所秘密设
在了易俗社……他三进三出易俗社剧场，全面
遥控指挥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台上灯火通明，鼓乐齐鸣，唱的是掩人耳目
的大戏；台下剑拔弩张，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
事。为了争取回旋余地，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危急时刻，杨虎城只有寄希望于易俗社的秦腔

演出，争取最大可能地加演秦腔，从而拖住在
剧场观看秦腔的蒋系军官。”
　　两天多时间里，易俗社演职人员置生死于
不顾，在秦腔“声动如金戈铁马，怒吼似百万雄
兵”的气势中，参与到重大历史变革关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
生，揭开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序幕。易俗社

“从家国观念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出发，冒着巨
大的风险”，“做出了特别贡献”。
　　“作为秦腔历史上第一个以戏剧推进社
会改革的现代剧社，易俗社多位核心人物学
贯中西，既在儒家文化熏染中成长，也深受西
方现代思潮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
家国情怀。”易俗社副社长陈超武说，“在饱受
外侮，国难当头之际，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易
俗社近代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大旗，以戏
曲针砭时弊，意在给观众鼓劲，使人人有觉
悟，民族有希望。”
　　“清廷虽荡、余患犹存、欧亚风雨、时咄咄
其逼人、雪压霜欺、又层层以迫我……痛国难
之方深，招国魂于何处。”在反映八国联军侵
华剧目《颐和园》之序言中，编剧范紫东如此
写道，他以屈辱之历史“欲令满座哭一场，笑
一场，怒一场，骂一场，知国耻之宜雪，信民族
之可振”。
　　南及江汉，北至幽燕，唱的是粉墨人生，
忧的是家仇国恨：《宫锦袍》书写中法战争之
惨烈，《关中书院》痛陈鸦片战争之遗毒，《秋
风秋雨》歌颂秋瑾之英勇壮举……“九一八”
事变发生后的 1932 年，易俗社 90 多人开赴
被日军铁蹄紧逼的华北地区，慰问抗日军民，
七个月间，行程万里，《打倒日本化》等爱国剧
目从春天演到了夏天。5 年后的 1937 年 6
月，救亡图存之际，易俗社开启第二次华北
之行。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并

“得陇望蜀”企图西出而南下。为宣传抗日，
鼓舞士气，易俗社此次演出的多是反映民族
英雄抗敌救国的新编历史剧，其中封至模根
据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抵御外侮之事迹而创
作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两剧引起很大反
响，演出时“群情高涨，声浪如潮”，当年《全民
报》称这些爱国剧“写历史之伤痛，促民族之
觉悟，振聋发聩”。
　　“戏剧是大众意识的表征，在家破国亡的
时候，是冲锋破敌的击节。”封至模如此总结
剧本的创作意图。“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员工
宿舍被日军炸弹掀翻的情况下，易俗社排戏
不停，社员每天背 10 个馍，来回 20 里路，到
西安南郊观音庙村的防空洞中，排演《投笔从
戎》等抗日剧目。
　　“1938年3月……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

（下文称西战团）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
令，从山西乘最后一列火车，搭最后一只木船，
横渡黄河，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省会古
城西安。”时任西战团主任、著名女作家丁玲在
其回忆录中，娓娓讲述了战火硝烟中易俗社与
西战团联手进行抗日宣传的舞台往事。
　　因抗日宣传需要，西战团当时在西安租
用了易俗社剧场，冒着连日的空袭警报，成功
上演了抗战话剧《突击》。“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们这样的团……几十个人像一个人那样，不
分高低，抢着干活，成天乐呵呵。”当时易俗社
社长高培支，被共产党宣传队伍的优良作风
所感染，原本750元的租金，他只收了200元。
　　此后，易俗社更是慷慨解囊。丁玲回忆
称，西战团在排演老舍剧本《烈妇殉国》时，很
多演员不会唱秦腔，易俗社同志们“旦教旦，丑
教丑，头牌旦角、有名的‘陕西梅兰芳’王天民

亲自指导夏革非”；易俗社还把“最好的行头拿
出来，任我们挑选试穿”；演出那天，他们给演
员“挥扇化妆、描容、整理头饰”；演出获得满堂
彩时，“他们才和我们一样，放下心来，发出会
心的微笑”。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
立后，在“摇摇晃晃”的民国一路“沉沉浮浮”的
易俗社打开崭新的一页，打破过去不收女演员
的旧例，招收了孟遏云、陈妙华等新中国首批
秦腔女演员，实现了从“男扮女”到“女扮男”的
历史性跨越；在人民政府接办后，借助政府拨
款，易俗社还打破先例，吸收了肖若兰等部分
外来演员，使唱腔更为丰富，全社焕然一新。
　　何桑著《百年易俗社》记载：1953年4月
1 日至 8 月底，易俗社骨干力量共 45 人加入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深
入抗美援朝前线阵地，在敌机的猛烈轰炸和
炮击中，进行了 600 余场演出，为 30 多万志
愿军战士带去了“乡音”。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和家
国同频、与时代共振的易俗社，“百年戏单”仍
在不断推陈出新：《党的女儿》展现共产党人

“初心犹未尽，热血化长虹”的革命奉献精神；
《织梦人》聚焦赵梦桃等纺织工人从“吃饱穿
暖”到“衣被天下”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滚
烫的年华》弘扬医护人员、下沉干部、物流快递
员等平民英雄万众一心、生命至上、舍身忘死
的抗疫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易
俗社传承百余年，‘为人民而写，为人民而演’
这一传统恒久不变，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凝
心聚气、教化民众的初心也不会改变。”惠敏
莉说。今年 7 月，“喜迎党的二十大、易俗社
成立110周年”献礼剧目《昭君行》成功首演，
在长安、大漠、黄河、阴山的时空转换中，剧目
通过望月、出塞、求归、渡心等序幕篇章，谱写
出一曲拥有中华美学、展现中华民族命运与
共、家国和合的精神长歌。

薪火相传共育秦腔风华

　　2010年2月1日，秦腔表演艺术家、易俗
社演员陈妙华逝世，终年 70 岁。“老陕”素来

“生以秦腔迎接，逝以秦腔致哀”。当夜，易俗
社剧场外，数百米的西一路上，挤满了前来悼
念的万千戏迷，演员在凛冽寒风中搭台清唱，
含泪送别这位“秦腔女小生魁元”，《白蛇传》

《夺锦楼》等经典唱段如泣如诉，响至深
夜……
　　陈妙华是新中国第一批秦腔演员，1949
年10月进入易俗社。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陈妙华凭借秦腔电影《火焰驹》《三滴血》名
动西北，让“秦腔走向了全国”，其在《三滴血》
中高、厚、宽、亮的唱腔和刚柔并济、自然朴实
的表演，成为秦腔女扮男装的标杆，也成为后
辈秦腔小生的表演“教科书”。
　　虽然是声名显赫的秦腔名家，但在易俗社
秦腔演员李东峰的记忆中，陈妙华生前很低
调、很简单。“陈老师退休后，经常来看大家排
戏，她总是悄悄来，坐在最后一排认真看。”李
东峰说，“她教导我们‘要多实践。’听着简单，
却是大实话，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只有日日练，
时时练，方能成角、成戏。”
　　陈妙华晚年因为疾病，腿脚不灵便，即便
如此，她经常主动上门，与李东峰等后辈演员
聊戏。“我那时刚进易俗社不久，是后辈中的
后辈，陈老师那么有名的艺术家，一点架子也
没有。”李东峰说，“她觉得我是可塑之才，经
常从住所一路走过来，在巴掌大的宿舍里，一

遍遍给我示范脑腔共鸣。”在秦腔 3D 电影
《三滴血》中，李东峰扮演的正是陈妙华曾经
唱红的周天佑、李遇春两角。
　　今年 40 岁的屈鹏，是易俗社有名的“补
丁”演员。“就是专门‘补窟窿’的，哪里需要往
哪搬。”专工老生的屈鹏笑言，“我不计较角色
重要与否，戏份多我能演，戏份少我也能演；有
戏演就演好、演透、演绝，暂时没戏排就死练，
练精、练深、练到家。”
　　屈鹏对于舞台与角色的理解，离不开惠
焜华等多位恩师的悉心栽培。仅一部秦腔折
子戏《拆书》，年近七旬的惠焜华带着屈鹏，排
演了近10个春秋，“感觉能拿出手了”才登台
亮相。
　　《拆书》出自秦腔传统戏《出棠邑》，讲述伍
子胥之父伍奢、兄伍尚被楚平王冤杀后，子胥
从楚国逃往吴国之经历，是须生行著名硬工
戏。“当时惠老师早就退休，每天下午三点整，
他雷打不动地在院中的露天棚下等我。”屈鹏
说，“《拆书》一折唱做并重，文武兼备，惠老师
反反复复地磨，光一个抖靠动作，就教了两
年。”
　　排了几年后，屈鹏觉得差不多了，想“露
一手”，惠焜华摇头说：“不行，还差得远呢。”
一折戏，惠焜华滴水穿石般从70岁教到了快
80 岁。2015 年，屈鹏带着《拆书》亮相第七
届红梅大赛，虽“姗姗来迟”却“一鸣惊人”，斩
获比赛一等奖。
　　“惠老师去世前一年，因疾病，记忆力明显
衰退，但唯独对戏还念念不忘。有一次，他走
丢了，跑到了长安区，大家找到他，才得知他想
去找我，给我说戏呢。”屈鹏哽咽道，“他去世前
几天，躺在病榻上说不了话，还划着手势，示意
我走几圈戏给他看。”
　　青年花旦演员王凤芸考入易俗社后，想
着“技多不压身”，曾悄悄花钱请“私教”，“暗
练”秦腔折子戏《挂画》。“这出戏演出后拿了
奖，社里知道后，不仅没有批评我，还替我报
销了学习费用。”
　　“《挂画》是非常经典的花旦‘做功戏’，含
跷功、椅子功、手帕功、水袖功等绝活，需要演
员下硬功夫。凤芸不仅练成了，还拿了奖，我
觉得应该激励她。”惠敏莉说，“我们不能因

‘门户之见’，让爱学习、出成绩的人吃亏。”
　　成立传承中心、多让后起之秀挑大梁、请
老艺术家为青年演员“装台”……作为易俗社
历史上首位“女掌门”，惠敏莉更愿意通过舞
台和剧目口传心授。最近数月来，她几乎都

“泡”在剧场，带着演员排演新编原创历史剧
《昭君行》。采访期间，一个数十秒的片段，大
家来来回回，反复打磨了一个多小时。“戏只
有一点一点地抠，才能学起来更入脑，演起来
更入魂，‘四功五法’严丝合缝，浑然天成。”扮
演昭君的惠敏莉说。
　　创社110年来，易俗社招收学员已达20
期，人才数以千计，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
共同接力哺育着秦腔风华，也丰富着西北群
众的精神世界。“作为后辈，我们将继续寓教
于戏，以赤子之心赓续传承，以老秦人的拧劲
合力将秦腔艺术发扬光大。”惠敏莉说。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戏剧作家莎士比
亚如是说。相比于梆子腔鼻祖、萌于秦汉百
戏的秦腔之大历史，百余载“古调独弹”的易
俗社，是华丽乐章，是精彩片段；而对于走过

“世纪人生”的易俗社而言，如今更是新的起
点，厚重而肥沃的土壤，未来必将孕育更绚烂
的戏曲之花——— 方寸间的舞台上，梆子一敲，
板胡一响，场子又热了，大幕再次拉开，一台
接一台蓄势待发的好戏，开始了！

▲易俗社门楼。 ▲鲁迅所题“古调独弹”。  图片均由易俗社提供


